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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香港芭蕾舞團下月將公演
「破格芭蕾：史特拉汶斯基之音樂革命」

系列節目，演出三部風格各異的當代芭蕾
作品，並邀請澳洲芭蕾舞團首席舞蹈員妮
娜．鍾斯（Lana Jones）來港參演。選演
的三部舞作均以史特拉汶斯基之音樂入舞
，包括喬治．巴蘭欽所編、充滿美國上世
紀二十年代風情的作品《紅寶石》，澳洲
女編舞家娜泰莉維亞的《春之祭》，及克
里斯特展現戰爭中人性面貌的《三樂章交
響曲》，讓觀眾以視覺來體驗史特拉汶斯
基的三部經典樂曲。

史特拉汶斯基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具影
響力的音樂革命家，他的音樂風格前衛且
多樣化，在節奏運用上推陳出新，對後世
影響深遠。這是 「港芭」繼 「巴赫．芭蕾
」及 「柴可夫斯基與芭蕾經典」後，再度
以著名音樂家為主題，引領觀眾進入經典
音樂與芭蕾舞相結合的藝術領域。

妮娜．鍾斯生於澳洲科弗斯港，其後
遷往堪培拉，於當地芭蕾舞學校接受舞蹈
訓練。一九九九年遷往墨爾本，加入澳洲
芭蕾舞學校。她於二○○二年畢業並加入
澳洲芭蕾舞團，二○○五年晉升群舞領舞
員，並獲 Telstra Ballet Dancer Award
。舞評人評她的舞姿充滿 「愉悅和歡欣」
。妮娜．鍾斯於二○一○年擢升為首席舞
蹈員。

喬治．巴蘭欽的作品《珠寶》於一九
六七在紐約首演，靈感源自哥羅德．梵克
的珠寶設計，以及他對芭蕾舞女演員的歌
頌與執迷。《珠寶》分為三部分，其中充
滿活力和爵士風格的《紅寶石》，被譽為
「以動作體現音樂」的芭蕾舞，可說是

《珠寶》中最出色的一幕。巴蘭欽表示，
他純粹 「跟隨史特拉汶斯基的音樂」來編
舞，以音樂自然地帶領整齣舞劇的發展。

《紅寶石》令人驚喜
《紅寶石》中的音樂選自史特拉汶斯

基於一九二九年編寫的《鋼琴樂隊隨想曲
》，巴蘭欽以澎湃的舞步和艷麗的舞衣，
表現上世紀二十年代充滿朝氣和生機的紐
約。當中動感的節奏和令人驚喜的舞蹈，
巧妙糅合芭蕾舞與百老匯歌舞風格。舞者
各自以難度極高的舞步爭妍鬥麗，恍如紅
寶石般光芒四射，同時又充滿玩樂氣氛。

史特拉汶斯基的《春之祭》是二十世
紀最具代表性的樂曲之一，被認為是他成
為音樂革命家的重要作品。澳洲女編舞家
娜泰莉維亞是澳洲布里斯班Expressions舞
團的藝術總監，她受史特拉汶斯基千變萬
化和極富戲劇色彩的前衛音樂所啟發，創
作出原始、狂野、充滿情感和動力的同名
作品，把原始部落奉獻貞女以迎接春天的
祭祀儀式展現觀眾眼前。《春之祭》是性

感與激情的演繹，娜泰莉維亞的編舞在那
激動人心的音樂帶動下，表現出原始的激
情和澎湃的氣勢。

《春之祭》充滿激情
史特拉汶斯基於美國創作《三樂章交

響曲》時，正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作品
又稱為《戰爭交響曲》，他把當時歐洲一
幕幕恐怖的情景活現於樂譜上。荷蘭編舞
家克里斯特以此曲為靈感創作出同名作品
。雖然它不是一部關於戰爭的芭蕾舞劇，

卻探討了人類面對戰爭時的各種情感：恐
懼、憤怒、離別等。《三樂章交響曲》原
是為比利時弗蘭德斯皇家芭蕾舞團創作的
作品，於西班牙格雷那達首演。世界各地
不少舞團亦曾上演此舞，包括巴黎歌劇院
、丹麥皇家芭蕾舞團、德國柏林歌劇院和
荷蘭茵特洛芭蕾舞團等。

「破格芭蕾：史特拉汶斯基之音樂革
命」將於三月十八至二十日在沙田大會堂
演奏廳公演，門票現於城市電腦售票網發
售，節目查詢可電二一○五九七二四。

邀澳洲芭蕾舞團舞蹈員來港參演邀澳洲芭蕾舞團舞蹈員來港參演邀澳洲芭蕾舞團舞蹈員來港參演

港芭演史特拉汶斯基系列港芭演史特拉汶斯基系列

【本報訊】趙廣超與吳靖雯的新作《十二
美人》，帶讀者了解雍正皇帝的品味，圓明園
內的陳設及 「十二美人絹畫」。該書對雍正年
間繪成的 「十二美人絹畫」作了考證，對美人
的來歷、二十四節氣的變化、畫中的花草、亭
台樓閣，以及畫中人的情趣均作了描述。這是
了解當時仕女生活不可多得之作。

作者還將十二美人的雅致，與西方維納斯
的憂鬱、蒙娜麗莎的微笑、近代荷蘭畫家蒙德
里安的幾何元素，以至現代設計的觀念相提並
論，看了令觀者會心微笑。 「雍正十二美人絹
畫」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每幅長一百八十四
厘米，寬九十四厘米，不作裝裱，放在一起已
接近十二米，十分可觀。一九八六年故宮文物
專家朱家溍在清宮內務府有關木作的檔案中看
到一則記載： 「雍正十年八月二十二日，據圓
明園來帖，內稱：司庫常保持出由圓明園深柳
讀書堂圍屏上拆下美人絹畫十二張，說太監滄
州傳旨：着墊紙襯平，各配做卷桿。欽此。本

日做得三尺三寸杉木卷桿十二根。」
專家根據明清木工一尺合今三十一點一厘米，加上數量

及裝裱資料，確定這批畫是來自清初的圓明園，是清入關後
第三個皇帝雍正登基前後的作品。內務府檔案所記是拆改裝
裱過程，屏畫完成應早於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年）。以康熙
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年）賜園當時尚是親王的胤禛來看，已
是三百年前的故事了。

作者之一的趙廣超，生於香港，早年留學法國。現為設
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總監、木作坊中國傳統傢具研究發展顧
問、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合作推廣故宮藝術文化計劃總策劃、
故宮《紫禁城雜誌》編輯委員，著作有《不只中國木建築》
、《筆紙中國畫》、《筆記清明上河圖》、《大紫禁城─
王者的軸線》、《一章木椅》、《紫禁城文化地圖》等。

另一位作者吳靖雯，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碩士，著有
《我的家在紫禁城》系列叢書之《故宮三字經》及《皇帝先
生您好嗎？》。

該書現已由三聯書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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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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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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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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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
晨
一
點
，
穿
過
村
口
，
一
名

穿
紅
色
衛
衣
的
女
子
在
倒
垃
圾
。
對

面
兩
個
穿
着
傳
統
伊
斯
蘭
服
飾
的
男

子
走
了
過
來
，
看
見
那
女
子
，
興
奮

地
大
聲
打
招
呼
。
我
經
過
兩
人
身
邊

，
聽
到
身
後
傳
來
一
陣
興
奮
的
談
話

聲
。
在
搬
進
元
朗
前
，
從
沒
有
想
過
這
個
如
斯
本
土
的

地
域
，
住
着
為
數
不
少
的
南
亞
族
裔
。
不
時
在
球
場
看

見
有
南
亞
少
年
在
打
板
球
，
在
村
口
常
看
見
南
亞
青
年

三
三
兩
兩
結
伴
而
行
。
身
後
的
那
三
人
，
在
凌
晨
時
分

互
相
打
着
招
呼
，
不
知
道
是
在
談
着
故
鄉
的
事
情
，
還

是
離
鄉
的
生
活
？

突
然
，
那
女
子
用
着
不
鹹
不
淡
的
廣
東
話
說
：

﹁恭
喜
發
財
。
﹂
我
忍
不
住
回
頭
望
了
望
，
三
人
忽
爾

轉
用
廣
東
話
聊
了
兩
句
。
我
漸
走
漸
遠
，
再
回
頭
望
時

，
三
人
的
身
影
也
已
消
失
。
大
抵
已
各
自
回
家
了
吧
？

今
年
的
天
后
誕
，
我
和
K
到
天
后
古
廟
看
還
花
炮

盛
會
，
各
鄉
各
村
的
花
炮
會
都
空
群
而
出
，
舞
龍
、
舞

獅
、
舞
麒
麟
，
還
有
圍
觀
的
鄉
民
，
把
古
廟
前
的
空
地

圍
得
水
泄
不
通
。
在
那
舞
獅
的
人
群
中
，
我
同
樣
發
現

了
南
亞
裔
青
年
的
蹤
影
。
有
的
在
打
鼓
，
有
的
當
獅
尾

，
在
不
同
的
花
炮
會
裡
，
一
起
參
與
這
個
最
本
土
的
盛

會
。
我
抱
着
獵
奇
的
眼
光
，
去
看
那
些
舞
獅
的
外
籍
人

士
，
想
不
通
一
個
如
斯
本
土
的
中
國
傳
統
，
是
如
何
將

這
些
外
來
者
納
入
其
中
的
。
但
那
些
花
炮
會
的
成
員
、

圍
觀
的
鄉
民
，
對
這
個
情
況
並
不
感
到
詫
異
，
我
倒
像

大
鄉
里
出
城
般
，
為
着
這
樣
的
小
事
大
驚
小
怪
起
來
。

在
聽
到
那
不
鹹
不
淡
的
﹁恭
喜
發
財
﹂
時
，
我
才

猛
然
地
體
味
到
，
他
們
並
不
是
外
來
者
。
他
們
是
早
已

融
入
了
這
個
城
市
的
人
們
。

眉長者壽？
思 健

又
到
了
這
個
月
的
十
二
號
，
﹁1

．12

海
地

大
地
震
﹂
已
過
了
超
過
一
年
。
這
個
本
來
已
相

當
貧
窮
，
且
前
政
府
又
貪
污
嚴
重
的
國
家
，
還

要
遭
受
如
此
天
災
重
創
，
確
是
悲
涼
。
一
年
後

，
震
後
樓
宇
的
碎
片
仍
未
清
理
，
更
恐
怖
的
是

埋
在
石
頭
下
那
超
過
一
年
的
屍
體
，
也
同
樣
未

能
掘
出
│
│
最
新
的
估
計
是
海
地
全
國
損
失
八
十

億
美
元
（
約
六
百
二
十
億
港
元
）
，
其
國
民
生
產
總
值
因
此
縮
減
了

九
個
百
分
點
；
地
震
後
每
名
海
地
人
每
天
的
平
均
收
入
，
只
有
十
四

港
元
！不

過
《
國
際
先
驅
論
壇
報
》
卻
指
出
，
海
地
卻
引
發
出
未
來
通

訊
科
技
的
新
世
界
：
皆
因
他
們
看
每
個
海
地
人
都
會
拿
着
一
部
手
提

電
話
。
這
種
情
況
不
單
海
地
如
此
，
印
度
亦
如
是
│
│
即
使
貧
窮
如
加

爾
各
答
，
那
裡
的
露
宿
街
頭
人
士
縱
使
三
餐
不
繼
，
也
會
拿
着
一
部

手
機
│
│
熟
悉
當
地
情
況
的
人
便
會
明
白
：
很
多
人
要
擁
有
一
部
手
機

，
才
有
機
會
隨
時
跟
僱
主
聯
絡
當
臨
時
工
。

卻
原
來
，
不
少
國
際
救
援
組
織
於
去
年

的
海
地
大
地
震
後
，
順
道
引
入
了
流
動
電
子

貨
幣
科
技
，
用
來
協
助
分
發
物
資
的
工
作
：

以
往
在
災
區
分
派
糧
食
，
一
般
都
是
直
接
把
糧
食
拋
去
人
群
當
中
，

又
或
是
派
發
換
領
食
物
券

—
這
個
方
法
的
最
大
壞
處
，
是
派
發
時

會
引
起
混
亂
，
而
且
分
到
的
糧
食
又
容
易
再
被
偷
、
被
搶
。

美
國
的
慈
善
支
援
機
構
﹁Me rcy

C
or ps

﹂
，
這
次
成
功
利
用
手

提
電
話
，
聯
繫
了
災
民
及
當
地
的
小
商
戶
：
只
要
拿
着
指
定
的
手
機

到
商
戶
，
輸
入
自
己
的
戶
口
密
碼
、
商
戶
名
稱
和
物
資
名
額
，
系
統

便
會
即
時
向
災
民
和
商
戶
雙
方
發
出
短
訊
確
認
，
然
後
災
民
便
可
以

取
走
物
資
。
此
外
，
災
民
亦
可
透
過
手
機
來
收
取
臨
時
工
的
工
資
，

而
身
在
美
國
的
親
友
，
更
可
以
透
過
手
機
來
匯
款
給
他
們

—
《
國

際
先
驅
論
壇
報
》
指
出
，
這
一
類
﹁流
動
銀
行
業
務
﹂
最
能
幫
助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人
民
，
因
為
傳
統
銀
行
都
不
願
在
這
些
地
方
經
營
：
每

次
存
入
的
金
額
很
少
，
難
以
維
持
長
期
業
務
。
結
果
，
不
少
人
索
性

把
錢
都
收
在
床
下
，
容
易
引
發
罪
案
。
而
流
動
銀
行
業
務
能
令
貧
民

可
把
一
丁
點
的
錢
儲
起
來
，
那
便
有
機
會
積
少
成
多
，
最
終
脫
貧
。

流
動
通
訊
慈
善

軒
轅
伯

藍
天
白
雪
，
瑞
士
之
冬

，
風
采
非
凡
。

瑞
士
的
馬
特
洪
峰
鶴
立

群
山
，
高
達
四
千
四
百
七
十

八
公
尺
，
是
一
個
非
常
獨
特

的
三
角
形
雪
山
。
山
頭
雖
白

雪
覆
蓋
，
但
又
裸
露
出
灰
黝

黝
的
若
隱
若
現
的
岩
壁
，
氣
勢
懾
人
，
難
怪
它
成

為
了
瑞
士
最
具
象
徵
性
的
地
標
，
無
數
商
品
的
宣

傳
和
廣
告
皆
以
它
為
背
景
。

為
了
最
近
距
離
的
觀
看
馬
特
洪
峰
，
我
乘
坐

登
山
火
車
登
上
海
拔
三
千
一
百
公
尺
的
戈
爾
內
格

拉
特
山
頭
，
然
後
踏
着
雪
地
，
再
攀
上
二
百
公
尺

的
高
點
，
眺
望
對
面
。
三
角
形
的
雪
峰
就
迫
近
眼

前
，
甚
為
壯
觀
。

天
真
爛
漫
的
孩
子
們
，
總
愛
拿
着
一
條
以
此

峰
為
商
標
圖
徽
的
三
角
形
朱
古
力
，
比
比
劃
劃
，

手
舞
足
蹈
很
是
興
奮
。
我
則
愛
對
着
山
喝
着
咖
啡

，
看
看
間
中
遠
山
飛
來
的
烏
鴉
，
落
在
欄
杆
上
，

聲
音
沙
啞
的
呱
呱
叫
，
彷
彿
戲
謔
着
我
們
這
班
凡

夫
俗
子
。
馬
特
洪
峰
，
早
已
相
識
，
如
果
你
是
荷

里
活
電
影
的
老
戲
迷
，
著
名
的
派
拉
蒙
電
影
公
司

，
片
頭
商
標
的
雪
山
就
是
根
據
這
山
峰
做
藍
本
設

計
的
。
派
拉
蒙
的
創
始
人
朱
科
爾
是
匈
牙
利
人
，

少
年
時
代
移
民
美
國
，
在
紐
約
的
皮
草
店
做
學
徒

，
後
來
經
營
小
戲
院
，
嘗
試
發
行
歐
洲
電
影
，
賺

得
了
第
一
桶
金
，
開
始
成
立
派
拉
蒙
。
大
抵
出
於

懷
念
舊
大
陸
心
理
，
便
選
用
了
歐
洲
的
名
山
做
片

頭
商
標
了
。

冬
天
的
瑞
士
山
嶺
積
滿
白
茫
茫
的
厚
雪
，
從

任
何
角
度
看
都
很
美
。
正
當
夕
陽
西
下
一
刻
，
馬

特
洪
峰
給
映
照
得
滿
山
金
黃
，
就
像
雪
嶺
群
中
冒

起
了
金
字
塔
，
美
絕
。

雪
山
上
的
金
字
塔

吳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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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盡其妙的《春梅》
李英豪

這
個
城
市
的
人
們

洪

嘉

商住大廈 陳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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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高
十
二
層
的
美
華
大
廈
，
外
牆
呈

現
各
種
招
牌

新
年
見
到
的
福
祿
壽
諸

星
均
是
眉
毛
長
長
。
傳
統
的

年
畫
，
民
間
畫
都
將
長
者
的

眉
毛
藝
術
性
地
誇
張
：
眉
長

者
壽
，
稱
之
謂
﹁壽
眉
﹂
。

長
眉
，
在
相
學
上
各
流
派
也

一
致
認
為
是
吉
相
！
﹁眉
長

過
目
即
良
相
﹂
，
眉
毛
長
的

人
有
長
壽
之
相
，
眉
毛
相
當

長
的
人
還
有
富
貴
之
相
！

甚
至
，
相
士
在
解
夢
中

，
也
會
將
夢
見
眉
毛
長
長
的

夢
境
釋
為
吉
兆
：
如
夢
見
眉

毛
長
長
，
是
大
吉
大
貴
的
預

兆
；
病
人
夢
見
眉
毛
長
長
，

身
體
不
久
會
康
復
；
生
意
人

夢
見
眉
毛
長
長
，
錢
途
無
量
。

一
般
地
來
說
，
普
通
人

每
根
眉
毛
的
長
度
約
為
零
點

四
至
一
厘
米
之
間
。
由
於
眉

毛
的
生
長
期
很
短
，
但
其
休

止
期
卻
很
長
，
所
以
它
的
生
長
方
式
與
我
們
的
頭

髮
生
長
方
式
相
反
。
好
像
覺
得
頭
髮
在
不
停
地
生

長
，
而
眉
毛
卻
永
遠
都
不
長
似
的
，
故
眉
毛
能
長

得
很
長
的
人
較
少
。

然
而
從
現
代
醫
學
來
看
，
是
人
長
壽
才
會
使

眉
毛
變
長
，
而
並
非
是
外
觀
上
的
長
眉
預
示
着
人

的
長
壽
。
其
原
因
是
一
個
人
在
青
少
年
期
間
同
中

老
年
期
間
，
其
眉
毛
不
斷
更
新
的
壽
命
期
不
同
。

年
輕
人
的
眉
毛
在
三
至
四
個
月
內
便
會
更
新
，
而

隨
着
年
齡
增
大
，
需
要
六
個
月
甚
至
不
會
更
新
了

。
不
更
新
怎
麼
辦
？
一
部
分
人
就
會
隨
着
新
陳
代

謝
的
轉
慢
，
讓
它
慢
慢
增
長
而
暫
不
脫
落
。

是
故
，
短
眉
的
人
不
必

氣
餒
，
新
年
在
鍛
煉
身
體
上

加
把
力
也
能
長
壽
。
而
青
少

年
眉
長
，
反
而
要
警
惕
新
陳

代
謝
方
面
會
否
有
遲
鈍
的
跡

象
。

小時候居於灣仔，莊士敦道和菲林明道的
十字路口是我經常走過的地方。那裡有多幢呈
弧形的 「街角樓」，北面是英京大酒家，它與
毗鄰的東方戲院曾是早年灣仔的地標，現在均
已拆卸，重建為大有大廈。對面有填海後出現
的第二代樓宇 「美華大廈」和 「中匯大樓」，
如今依然屹立，見證着城市的變遷。

美華大廈和中匯大樓分別在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入伙，
屬於樓層較高的商住樓宇。這類大廈在戰後大量興建，取代戰前
「下舖上居」的唐樓，其正式的法律名稱為 「綜合用途建築物」

，住宅單位可兼作商業用途。政府這項政策一方面解決當時的住
屋需求，同時亦迎合輕工業的發展，讓住客在單位內經營小生意
或開設山寨廠，自力更生。

位於莊士敦道與灣仔道交界的美華大廈，樓高十二層，擁有
八十個單位，外牆布滿各式各樣的招牌。樓下有茶葉舖和商店，
樓上有同鄉會、宗親會、賓館、美容院、中醫診所、跌打館、補
習社和佛堂等，五花八門。那些招牌的文字大多直接寫在牆壁上
，當中更可見到國民黨元老于右任的題字。

隨着市民對安居環境的要求日增，政府開始改善商住樓宇的
混亂情況，其後推出新的建築發展原則，讓發展商在低層興建商
場，平台上為高層住宅。自此，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盛極一時的
商住大廈便畫上句號，成為了一個時代的歷史。

宋
代
戴
復
古
有
兩
句
詩
：
﹁孤
標
粲

粲
壓
群
葩
，
獨
占
春
風
管
歲
華
。
﹂
詠
的

正
是
可
以
迎
霜
鬥
雪
而
且
幽
香
的
梅
花
。

古
人
有
春
日
賞
梅
的
雅
興
。
畫
家
亦
喜
歡

迎
春
節
時
畫
梅
題
詩
。

清
末
民
初
的
著
名
畫
家
吳
昌
碩
就
是

其
中
之
一
。
筆
者
十
分
欣
賞
他
畫
梅
畫
蘭

，
多
以
書
入
畫
，
滲
透
其
書
法
功
力
。
他
筆
下
的
梅
花
枝
幹

，
簡
直
如
他
的
篆
書
，
能
曲
盡
其
妙
。
例
如
附
圖
就
是
他
的

水
墨
代
表
作
之
一
《
春
梅
》
，
梅
枝
虬
屈
有
致
；
可
見
布
局

、
章
法
獨
特
。
梅
幹
有
意
無
意
間
盤
彎
交
錯
；
加
上
他
在
左

方
的
題
字
，
可
說
互
相
呼
應
，
緊
密
渾
成
一
體
。

從
前
見
過
吳
昌
碩
畫
的
另
一
幀
《
紅
梅
》
，
數
枝
由
右

下
角
斜
向
左
上
方
，
一
枝
斜
向
下
，
配
合
由
左
上
角
斜
掃
而

下
的
淡
淡
遠
山
，
構
圖
巧
妙
，
使
人
感
到
春
日
有
一
種
奇
偉

蒼
茫
之
勢
。
他
很
注
重
經
營
位
置
，
把
詩
、
書
、
畫
、
印
渾

成
一
體
，
既
天
衣
無
縫
；
又
疏
密
有
度
，
錯
綜
多
變
。
吳
昌

碩
畫
的
春
梅
，
輒
能
字
與
畫
相
互
因
依
，
而
氣
勢
自
現
。
他

強
調
筆
畫
的
﹁氣
度
﹂
，
不
拘
泥
於
形
似
。
他
自
己
曾
說
：

﹁苦
鐵
（
外
號
之
一
）
畫
氣
不
畫
形
。
﹂
故
其
筆
下
梅
幹
純

非
寫
實
，
﹁敢
云
意
造
本
無
法
。
﹂
其
題
字
更
凝
練
遒
勁
，

貌
拙
氣
酣
，
寓
嫵
媚
於
奇
崛
之
中
。


